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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于于汉汉语语词词语语文文化化特特征征的的汉汉语语词词汇汇教教学学研研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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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对语言表现出了强大的制约力和塑造性，但在语言的三要素中，作为语言建筑材料的词汇系

统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本文深入挖掘了汉语词汇蕴涵的典型文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音节

语素”的词汇教学方法，为基于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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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发展和使用都根植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正如 Lado（1957）所说的，“我们

把生活经验变成语言，并给语言加上意思，是受了文化的约束、影响的，而各种语言则由于文化的不同而

互为区别。”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1）大量词语本身就直接反映了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

（2）许多词语意义烙上了深深的民族文化的印记；（3）词语的形式结构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4）

在词语的产生、形成和消亡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5）外来词语融入汉语词汇时，往

往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1]

1 汉汉语语词词语语蕴蕴涵涵的的典典型型文文化化特特征征
1－－1 汉汉语语词词语语蕴蕴涵涵的的汉汉民民族族农农耕耕文文化化

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与其生产生活方式深深影响着词汇系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和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希

腊有着不同的天然资源和社会条件，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西为高山，北是高原，东、南

两面受大海阻隔，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地处温带，寒暑更替、四季鲜明，利于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

农业生产方式，再加之黄河之水带来灌溉的便利，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生产实践中，华夏民族的祖先们创造

了绵绵不断的中华农耕文化。

“中国农耕文化，最早兴起于中原地区，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文化，

不仅包括生产农具的改进，牛马等家畜的推广，猪羊等家畜的养殖，农作物的栽培以及精耕细作的生产方

式，还包括汉民族对农耕文化的认识和体会。”[2]含有河、马、牛、羊等自然事物和动物的词语，以及表示

农时、农事、农作物的词语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部分，既是生存方式决定的

表达需要，又符合人们总是会用最熟知和敬畏的自然事物喻人寄理的认知心理特征，窥一斑可见全豹，这

些当然还有力地印证了汉语常用词语中反映出的典型的汉民族文化特征——农耕文化。

1－－2 汉汉语语词词语语蕴蕴涵涵的的以以家家族族伦伦理理为为本本位位的的德德性性文文化化

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耕耘畜养绵延了几千年，创造了一整套精耕细作、革新农具、治水灌溉、养桑

采茶的农业技术体系，而且在与自然万物的长期互动中也逐渐对天地自然与人伦社会的关系不断进行着思

考和总结。在生产技术和思维认识都比较落后的古代，人们只信奉风调雨顺才能吃饱饭这样的简单逻辑，

人们懂得“靠天吃饭”，所以无比惧怕自然灾害，天崩地裂、地动山摇、洪水猛兽等词语无不显示了自然灾

害对农耕社会带来的灭顶之灾，所以，使得人们往往把大自然作为人的对立物去认识。

[1]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08月第1版.第4页.

[2]王衍军.汉语文化词汇概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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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

计学意义上认识到了汉字或汉字词在汉语词汇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汉字的数量从《尔雅》的 3200字，

到《说文解字》的 9353 字，再到《广雅》的 18150 字，直至《康熙字典》的 4 万多字。可以说，汉字绝大

多数确定归为“词”是没有争议的；更为重要的是“字”的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充当汉语语言中“词”的

等价物，汉字还提供了一种直接分析词汇意义的手段，正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对文字性质所

描述的那样“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

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5]。且汉字字符中意符之多不仅包括传统文字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字，

也包括占现代汉语 80%的形声字。同时，汉字也因此具备了形、音、义相结合的可分析的特征，正所谓“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6]。“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

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7]。汉字也因此被称为表意文字，“它不同于拼音文字之处在于人们可以见

形知义，汉字能透视出华夏民族的文化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8]。再借用陈

寅恪在给沈兼士信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汉字之于文化的价值“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

部文化史”[9]。本文“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中的所谓单音节语素即指汉字或汉字词，没有使用“汉字”这

一概念，意在兼顾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汉字词和多音节词汇现象。

3 ““单单音音节节语语素素””教教学学法法的的提提出出与与操操作作方方法法
语言与文化的结合是语言教、学的客观要求。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成功与否，就应以文化输入的成

功与否为突破口。而语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正是汉语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既表现在诸多理念上，也表现

在各种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构造形象上。汉语的这种特征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真正做到语言

与文化融合提供了可能，而这一特征的集大成者就是汉字，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我们或可称之为汉字词，因

此，从语言与文化融合的教学理念出发，汉字词理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汉字词是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输入的最佳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下面本文将就该教学

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的操作方法加以必要的描述。

我们首先以一般的个体词为例，单音节词中我们选取了汉字词“典”，该词为一年级综合课词汇，同时

也是 HSK三级丙类词语，取其名词性意义。在一般的教学方法中，通常采用词汇扩展的方式，介绍这一词，

如引进“词典”、“字典”，辅之以直观演示，该词的教学过程即宣告完成。按照本文的教学法进行，其具体

步骤如下：

（1）原始字形展示。展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学习者从形象上理解该词的本义。引导学习者

展开想象，用自己的想象去思考该字形的初始意义。“典”的初始形态，即甲骨文“ ”，必要时可增

加字形及能够反映该词实质的异体字。如“典”字的小篆“ ”，其中的“丌（jī，垫物的器具或底座）”

便于学习者理解这是一种“阅读”形象，异体字“ ”便于学习者理解中国原始形态的书，多为竹制，

称为“竹简”。

（2）文化讲解。重点讲解原始字形中学习者不懂，无法展开想象的地方。例如“ ”中的“ ”

部分，学习者不易理解，下半部分较为形象，容易理解。

（3）引出词语本义。或由教师归纳总结，或由学生归纳总结。本环节重点是强调词语本义，对于其它

意义概不涉及。如“典”字，“典，大册也。从册在丌上。‘ ’，古文典从竹”。（《说文解字》）总结本

[5]裘锡圭.汉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1 页.

[6]郦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 页.

[7]郦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4 页.

[8]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M].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2 页.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02 页.

近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烽烟四起，国家分分合合，人民财产殆尽、命不保夕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整个

社会的动荡和生命易逝自然使人有祸福难料之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了“祸兮福所倚”的朴素辩

证思想不足为怪。成语“塞翁失马”“祸福相依”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乱世之中，人祸不断，人们渐

渐改变了把大自然作为人的唯一对立物去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权专制制度使得人们不但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连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逐渐丧失殆尽，在不断进行的生存挣扎中，人们逐渐意

识到自然环境的种种威胁固然可怕，来自人伦社会的剥夺和压迫更是惨无人寰，慢慢地反映在文化意识中，

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看作整体，以人为中心来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对象化地考察，我

们可以称之为“物我”的关系，并得出了物我和谐才能生存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

一”思想。古代社会中，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所谓的社稷乾坤也不断把“王权天授”“天人感应”

作为自己的独断专行的理论根据，这种要求民众服从天意的迷信说教正是统治者利用“天人合一”思想把

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的麻痹大众之举。而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们抛开政治与统治，更多思考的是

怎样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种社会伦理关系的考察，首推儒家文

化。

1－－3 汉汉语语词词语语蕴蕴涵涵的的道道教教佛佛教教文文化化

汉语词语随着汉民族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新陈代谢的变动状态。源自佛教和道教的词语大量出现在

汉语中反映了汉语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并没有一种类似国教那样要求全民统一信仰的宗教。世界上

三大宗教即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均有立足之地，与中国本地道教具有同样的合法地位。但是在

众多宗教中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影响比较广泛和深刻的当属其中的道教和佛教。

例如，现代汉语中有很多为人们所常用的固定语都是源于佛教文化，“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

味、触、法叫作“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

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现在的意思是警告，其来源是佛教的禅宗支派临济宗的一种拜师方式。

这一派的创始人义玄在拜师时向师傅请教佛理，三问三被打，于是大为醒悟，以后相沿成法，对初习禅法

者，常常给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要对方立即回答问题，以考验他对佛理的理解程度。此外，如顶礼膜拜、

功德无量、极乐世界、一弹指间、芸芸众生、普度众生、心领神会、西方乐土、善男信女、在劫难逃、枯

木逢春、逢场作戏、超凡入圣、功德圆满、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

2、、基基于于汉汉语语词词语语文文化化特特征征的的汉汉语语词词汇汇教教学学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应该说文化与语言关系理论是本文的核心思想，也是本文词汇教学研究的基础。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更

是离不开这一核心，同时教学法也承担了检验语言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任务。而这一理论运用到教学中就是

要坚持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融入的基本原则，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是空洞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汉语“词”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教师和学生。这种困扰既来自于汉语

词的界定难，也有汉语词的词性难以把握的原因。原本这类于中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的问题，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却成了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汉语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态度，例如汉

语中关于词性问题就有“词无定性”的说法，这并不是说汉语词没有确定的词性，而是汉语的词性特征相

对比较灵活，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即存在所谓的词类活用现象。关于汉语词的界定问题，那就更是一个至

今尚无定论的话题。

正像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3]因

此，要适应现代语言学体系，界定词虽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此，吕叔湘也说道“汉语

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既然汉语

中词的概念一时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汉语中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呢，汉

语词汇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概念应该是“字”，从词汇学角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字词”。我们赞

同赵宏归纳的关于“字”在汉语词汇学中的地位，“字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汉语词汇大厦的

基石”[4]。在其后的关于“英汉语的词汇系统”一节中，作者通过对“小学”典籍的梳理，也让我们从统

[3]吕叔湘.语文常谈[M].三联书店，2008年.第 54 页.

[4]赵宏.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D]. 2011 年.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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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上认识到了汉字或汉字词在汉语词汇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汉字的数量从《尔雅》的 3200字，

到《说文解字》的 9353 字，再到《广雅》的 18150 字，直至《康熙字典》的 4 万多字。可以说，汉字绝大

多数确定归为“词”是没有争议的；更为重要的是“字”的价值还不仅仅局限于充当汉语语言中“词”的

等价物，汉字还提供了一种直接分析词汇意义的手段，正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对文字性质所

描述的那样“各种文字的字符，大体上可以归纳成三大类，即意符、音符和记号。……拼音文字只使用音

符，汉字则三类符号都使用”[5]。且汉字字符中意符之多不仅包括传统文字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字，

也包括占现代汉语 80%的形声字。同时，汉字也因此具备了形、音、义相结合的可分析的特征，正所谓“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6]。“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

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7]。汉字也因此被称为表意文字，“它不同于拼音文字之处在于人们可以见

形知义，汉字能透视出华夏民族的文化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8]。再借用陈

寅恪在给沈兼士信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汉字之于文化的价值“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

部文化史”[9]。本文“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中的所谓单音节语素即指汉字或汉字词，没有使用“汉字”这

一概念，意在兼顾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汉字词和多音节词汇现象。

3 ““单单音音节节语语素素””教教学学法法的的提提出出与与操操作作方方法法
语言与文化的结合是语言教、学的客观要求。那么，对外汉语教学的成功与否，就应以文化输入的成

功与否为突破口。而语言与文化的高度融合正是汉语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既表现在诸多理念上，也表现

在各种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构造形象上。汉语的这种特征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真正做到语言

与文化融合提供了可能，而这一特征的集大成者就是汉字，在语言符号系统中我们或可称之为汉字词，因

此，从语言与文化融合的教学理念出发，汉字词理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汉字词是

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输入的最佳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单音节语素”教学法。下面本文将就该教学

法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的操作方法加以必要的描述。

我们首先以一般的个体词为例，单音节词中我们选取了汉字词“典”，该词为一年级综合课词汇，同时

也是 HSK三级丙类词语，取其名词性意义。在一般的教学方法中，通常采用词汇扩展的方式，介绍这一词，

如引进“词典”、“字典”，辅之以直观演示，该词的教学过程即宣告完成。按照本文的教学法进行，其具体

步骤如下：

（1）原始字形展示。展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学习者从形象上理解该词的本义。引导学习者

展开想象，用自己的想象去思考该字形的初始意义。“典”的初始形态，即甲骨文“ ”，必要时可增

加字形及能够反映该词实质的异体字。如“典”字的小篆“ ”，其中的“丌（jī，垫物的器具或底座）”

便于学习者理解这是一种“阅读”形象，异体字“ ”便于学习者理解中国原始形态的书，多为竹制，

称为“竹简”。

（2）文化讲解。重点讲解原始字形中学习者不懂，无法展开想象的地方。例如“ ”中的“ ”

部分，学习者不易理解，下半部分较为形象，容易理解。

（3）引出词语本义。或由教师归纳总结，或由学生归纳总结。本环节重点是强调词语本义，对于其它

意义概不涉及。如“典”字，“典，大册也。从册在丌上。‘ ’，古文典从竹”。（《说文解字》）总结本

[5]裘锡圭.汉字学概要.[M].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1 页.

[6]郦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 页.

[7]郦承铨,王云五.说文解字叙讲疏[M].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4 页.

[8]刘兴均.汉字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M].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 12 页.

[9]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02 页.

近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烽烟四起，国家分分合合，人民财产殆尽、命不保夕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整个

社会的动荡和生命易逝自然使人有祸福难料之感。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出现了“祸兮福所倚”的朴素辩

证思想不足为怪。成语“塞翁失马”“祸福相依”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乱世之中，人祸不断，人们渐

渐改变了把大自然作为人的唯一对立物去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权专制制度使得人们不但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连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逐渐丧失殆尽，在不断进行的生存挣扎中，人们逐渐意

识到自然环境的种种威胁固然可怕，来自人伦社会的剥夺和压迫更是惨无人寰，慢慢地反映在文化意识中，

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看作整体，以人为中心来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对象化地考察，我

们可以称之为“物我”的关系，并得出了物我和谐才能生存的结论，这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说的“天人合

一”思想。古代社会中，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为了所谓的社稷乾坤也不断把“王权天授”“天人感应”

作为自己的独断专行的理论根据，这种要求民众服从天意的迷信说教正是统治者利用“天人合一”思想把

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混为一谈的麻痹大众之举。而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们抛开政治与统治，更多思考的是

怎样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种社会伦理关系的考察，首推儒家文

化。

1－－3 汉汉语语词词语语蕴蕴涵涵的的道道教教佛佛教教文文化化

汉语词语随着汉民族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新陈代谢的变动状态。源自佛教和道教的词语大量出现在

汉语中反映了汉语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中国并没有一种类似国教那样要求全民统一信仰的宗教。世界上

三大宗教即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国均有立足之地，与中国本地道教具有同样的合法地位。但是在

众多宗教中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影响比较广泛和深刻的当属其中的道教和佛教。

例如，现代汉语中有很多为人们所常用的固定语都是源于佛教文化，“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

味、触、法叫作“六尘”，如果在修行时能摈除一切杂念，佛语就叫“一尘不染”，变为社会语言以后，是

非常清洁的意思。又如“当头一棒”，现在的意思是警告，其来源是佛教的禅宗支派临济宗的一种拜师方式。

这一派的创始人义玄在拜师时向师傅请教佛理，三问三被打，于是大为醒悟，以后相沿成法，对初习禅法

者，常常给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要对方立即回答问题，以考验他对佛理的理解程度。此外，如顶礼膜拜、

功德无量、极乐世界、一弹指间、芸芸众生、普度众生、心领神会、西方乐土、善男信女、在劫难逃、枯

木逢春、逢场作戏、超凡入圣、功德圆满、镜花水月、一厢情愿等都来自佛经、佛语和佛教故事。

2、、基基于于汉汉语语词词语语文文化化特特征征的的汉汉语语词词汇汇教教学学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应该说文化与语言关系理论是本文的核心思想，也是本文词汇教学研究的基础。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更

是离不开这一核心，同时教学法也承担了检验语言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任务。而这一理论运用到教学中就是

要坚持语言教学离不开文化融入的基本原则，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是空洞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汉语“词”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困扰着教师和学生。这种困扰既来自于汉语

词的界定难，也有汉语词的词性难以把握的原因。原本这类于中国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的问题，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却成了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关于这类问题我们汉语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态度，例如汉

语中关于词性问题就有“词无定性”的说法，这并不是说汉语词没有确定的词性，而是汉语的词性特征相

对比较灵活，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即存在所谓的词类活用现象。关于汉语词的界定问题，那就更是一个至

今尚无定论的话题。

正像吕叔湘先生指出的那样“‘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3]因

此，要适应现代语言学体系，界定词虽是必要的，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为此，吕叔湘也说道“汉语

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既然汉语

中词的概念一时难以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见，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汉语中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呢，汉

语词汇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一概念应该是“字”，从词汇学角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汉字词”。我们赞

同赵宏归纳的关于“字”在汉语词汇学中的地位，“字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构成了汉语词汇大厦的

基石”[4]。在其后的关于“英汉语的词汇系统”一节中，作者通过对“小学”典籍的梳理，也让我们从统

[3]吕叔湘.语文常谈[M].三联书店，2008年.第 54 页.

[4]赵宏.英汉词汇理据对比研究[D]. 2011 年.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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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

和古汉语的教学理念，是对现代汉语中古汉语成分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更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汉语思维

习惯；由于“单音节语素”教学法是在课堂教学条件下努力营造一种文化环境的教学手段，而习得理论的

基础正是一种目的语环境下的学习，因此，学习者在这种环境和教学方法下也更接近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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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张利红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授。

1、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汉英词汇文化蕴涵的共性与差异研究》（项目号：22YYE477）、黑龙江

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VR技术应用于中华武术文化对俄传播模式研究》（项目号：2021B010）、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

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对俄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研究》（项目号：GJB1422043）系列研究成

果。

义为“重要的文献”。

（4）词语扩展。该环节同样只进行基于词语本义的词汇扩展，如“字典、典籍、经典、法典”等等，

同时设定必要的扩展界线，应以不增加学生记忆负担，不增加讲解为标准。

（5）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本环节重点为词语联想意义的形成依据，即联想理据。目的是培

养学习者逐渐习惯汉语思维逻辑，自然形成汉语文化观，而不是文化知识传授和文化知识积累。如通过“重

要文献”意义引出“标准、准则”义项，扩展词汇“典型”，进而引出更严格的准则意义，即“法律”义项，

扩展词汇“重典”。这种词义引申的教学环节也必须设定上限和下限，既不可没有这一环节，也不可过短，

又不可将这一环节过分延长。我们以为应以教材中词语的意义为限，同时照顾到引申环节理据分析即可，

而下限则应不低于两次引申。

（6）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该环节为训练环节，即在理解词语本义和引申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

联想造词。本质上也是汉语思维的一种训练和培养。至此，完成一个词语的教学过程。

我们再看一个双音节词的教学步骤，我们选取“进行”，该词同样为一年级综合课词语，在 HSK 词汇体

系中居于绝对常用词部分，为一级甲等词。传统的词汇教学对于此类常用词都会重点关照，而这种关照主

要体现在对训练的重视程度上，在教学环节上重点讲授它的使用规则和搭配。如“进行”，动词，指从事某

种活动。因此在用法上也表现为“进行+某种活动”，如进行讨论，进行分析等，或者“某种活动+（在、正

在）进行（中、着）”如会议正在进行，采访正在进行中等。并强调“进行”后“某种活动”的“过程”和

“书面语”色彩，因此短暂性的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则不与“进行”连用，也就不说“进行午睡、进行叫

喊”等。显然这是一种基于语言规则及语言事实的纯粹的语言教学，与文化关联度很低。运用本教学法，

情况则不同，具体步骤如下：

（1）原始字形展示。“进”一词的小篆 ；“行”一词的甲骨文 ，小篆 及异体字 和

等。在实践教学中学习者对于小篆的“进”，能将其与鸟和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不多，而关于“行”

的联想则很快就与“道、路”建立了联系。

（2）文化讲解。关于“进”和“行”的文化讲解，如果是初次涉及的内容，讲解会较多。“进”的初

始形态实为会意字，金文的“进”，即“ ”，上面是“隹”，象小鸟形，下面是“止”(趾)。鸟足只能

前进不能后退，故用以表示前进。本义为“前进”即向前的动作，与“退”相对，经过历史的逐步改造，

到了今天，已经发展为形声字，从“辶”、从“井”声；“行”的发展则不同，从字形看变化不大，但发音、

词性、意义都产生了不同的分工，由初始的“háng”分化为“xíng”、“háng”、“hàng”、曾经也有过“xìng”

的读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意义过于概括，其意义引申的空间也很广，当义项过多，引申的分支过多时，

就由不同的发音来加以区别。于是形成了一字三音的情况。“行（háng），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

（《说文解字》）。“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说文解字注）。“室中謂之

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爾雅》）。概括起来，

所谓的“行”就是人的一种走路姿态，属于较慢的一种，彳、小步也。亍、步止也。这些状态在汉语中由

慢到快分别表现为“行、步、趋、走、奔”。

（3）引出词语本义。“进+行”合而为“向前走”，得出这种意义顺理成章。

（4）词语扩展。由“进”扩展出“进级、进化、进兵”等，由“行”扩展出“徐行、步行、行走，行

进”等。由“进行”的本义，扩展出“进行曲”。

（5）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双音节词语的引伸既可以由构词语素引申，也可以双音节整体引

申，“进行”由人的动作行为，扩大到人所从事的工作或所做的某件事情上。

（6）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在该训练环节中未出现“进行睡觉”一类的错误表达。

我们看到，“单音节语素”教学法分析过程清晰，且理据充分，结论经得起检验。因此，“单音节语素”

教学法的本质是一种融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教学思想。通过实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一教学法实施的过

程中，需要一些古汉语常识，这种古汉语常识的输入不仅是一举多得的问题，也体现了一种兼顾现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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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汉语的教学理念，是对现代汉语中古汉语成分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更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汉语思维

习惯；由于“单音节语素”教学法是在课堂教学条件下努力营造一种文化环境的教学手段，而习得理论的

基础正是一种目的语环境下的学习，因此，学习者在这种环境和教学方法下也更接近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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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红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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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规划重点项目《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对俄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研究》（项目号：GJB1422043）系列研究成

果。

义为“重要的文献”。

（4）词语扩展。该环节同样只进行基于词语本义的词汇扩展，如“字典、典籍、经典、法典”等等，

同时设定必要的扩展界线，应以不增加学生记忆负担，不增加讲解为标准。

（5）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本环节重点为词语联想意义的形成依据，即联想理据。目的是培

养学习者逐渐习惯汉语思维逻辑，自然形成汉语文化观，而不是文化知识传授和文化知识积累。如通过“重

要文献”意义引出“标准、准则”义项，扩展词汇“典型”，进而引出更严格的准则意义，即“法律”义项，

扩展词汇“重典”。这种词义引申的教学环节也必须设定上限和下限，既不可没有这一环节，也不可过短，

又不可将这一环节过分延长。我们以为应以教材中词语的意义为限，同时照顾到引申环节理据分析即可，

而下限则应不低于两次引申。

（6）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该环节为训练环节，即在理解词语本义和引申义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

联想造词。本质上也是汉语思维的一种训练和培养。至此，完成一个词语的教学过程。

我们再看一个双音节词的教学步骤，我们选取“进行”，该词同样为一年级综合课词语，在 HSK 词汇体

系中居于绝对常用词部分，为一级甲等词。传统的词汇教学对于此类常用词都会重点关照，而这种关照主

要体现在对训练的重视程度上，在教学环节上重点讲授它的使用规则和搭配。如“进行”，动词，指从事某

种活动。因此在用法上也表现为“进行+某种活动”，如进行讨论，进行分析等，或者“某种活动+（在、正

在）进行（中、着）”如会议正在进行，采访正在进行中等。并强调“进行”后“某种活动”的“过程”和

“书面语”色彩，因此短暂性的和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则不与“进行”连用，也就不说“进行午睡、进行叫

喊”等。显然这是一种基于语言规则及语言事实的纯粹的语言教学，与文化关联度很低。运用本教学法，

情况则不同，具体步骤如下：

（1）原始字形展示。“进”一词的小篆 ；“行”一词的甲骨文 ，小篆 及异体字 和

等。在实践教学中学习者对于小篆的“进”，能将其与鸟和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不多，而关于“行”

的联想则很快就与“道、路”建立了联系。

（2）文化讲解。关于“进”和“行”的文化讲解，如果是初次涉及的内容，讲解会较多。“进”的初

始形态实为会意字，金文的“进”，即“ ”，上面是“隹”，象小鸟形，下面是“止”(趾)。鸟足只能

前进不能后退，故用以表示前进。本义为“前进”即向前的动作，与“退”相对，经过历史的逐步改造，

到了今天，已经发展为形声字，从“辶”、从“井”声；“行”的发展则不同，从字形看变化不大，但发音、

词性、意义都产生了不同的分工，由初始的“háng”分化为“xíng”、“háng”、“hàng”、曾经也有过“xìng”

的读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由于意义过于概括，其意义引申的空间也很广，当义项过多，引申的分支过多时，

就由不同的发音来加以区别。于是形成了一字三音的情况。“行（háng），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

（《说文解字》）。“步、行也。趨、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謂之行。統言之也”（说文解字注）。“室中謂之

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析言之也”（《爾雅》）。概括起来，

所谓的“行”就是人的一种走路姿态，属于较慢的一种，彳、小步也。亍、步止也。这些状态在汉语中由

慢到快分别表现为“行、步、趋、走、奔”。

（3）引出词语本义。“进+行”合而为“向前走”，得出这种意义顺理成章。

（4）词语扩展。由“进”扩展出“进级、进化、进兵”等，由“行”扩展出“徐行、步行、行走，行

进”等。由“进行”的本义，扩展出“进行曲”。

（5）引出联想意义并二次扩展词汇。双音节词语的引伸既可以由构词语素引申，也可以双音节整体引

申，“进行”由人的动作行为，扩大到人所从事的工作或所做的某件事情上。

（6）模拟词语扩展和造句。在该训练环节中未出现“进行睡觉”一类的错误表达。

我们看到，“单音节语素”教学法分析过程清晰，且理据充分，结论经得起检验。因此，“单音节语素”

教学法的本质是一种融文化与语言于一体的教学思想。通过实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一教学法实施的过

程中，需要一些古汉语常识，这种古汉语常识的输入不仅是一举多得的问题，也体现了一种兼顾现代汉语


